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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爸爸!好爸爸
任大星

! ! ! ! ! ! ! ! ! ! !"#她的神态十分紧张

妈妈说着又哭了起来，哭得很是伤心，却
一直不敢把哭声放大，显得特别可怜。

妈妈说的这一切，并不使我怎么吃惊。因
为我早就看透了我的坏爸爸。我没忙着去劝慰
妈妈，心里考虑的只是今后究竟该怎么办才
好？该怎么去对付我那个不走正路的坏爸爸？
第二天是双休日，吃完早饭我正待做功

课，妈妈的手机又响了，我立即留神听着。妈
妈先是支支吾吾地回答着“没什么，没什么”，
忽然变得惊慌失措，没命地大声叫了起来：
“不！不！不需要！不需要！”

妈妈关上了手机，很快来到我的身前。她
的神态十分紧张。“大刚，怎么办？他说这会儿
要到这里来看看我的伤势，并且向我赔礼道
歉呢！我叫他不要来，他说他非来不可，现在
已经在路上了，顺路买点礼物就可到达。要
不，我得赶快去对你外婆说一说，请她做些思
想准备吧？可是我不知道应该对你外婆怎么
说，能把你爸爸的流氓行为都……都……”
“滑稽！太滑稽，太奇怪了！到现在你还不

想对外婆去说老实话？我真不懂，你心里想的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不说，我去说！杀我的
头，我也要把他现在的一切，全都去对外婆和
盘托出，什么也不想隐瞒她了！”
是的，这是我第一次对妈妈耍态度，说话

不留情面。我不能不这么做。已经有了一个让
人痛心的坏爸爸，我可不想再来一个让人痛
心的糊涂妈妈！幸而妈妈毕竟不是一个真正
的糊涂妈妈，她终于在这关键时刻里听从了
我的话。事实也很快证明了我的态度是完全
正确的。外婆听了妈妈说的所有事实，根本没
有什么大惊小怪。她说她早就料到了这一步，
妈妈能对她吐露真情，反而使她一颗悬着的
心很快落了地：看穿了那个“不入调”的真面
目，就知道该怎么去对付他了。
“不过我必须提醒你们一下，在他面前，

你们也得装点假，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过一样，能客气就对他客气一点，表面上还得

把他当作是自己人。你们不能把
心里的想法全都摆在脸上。一切的
一切，都由我来见机行事去对付
他。”外婆最后说。“对，我也这么
想。”这一回，妈妈答应得特别快。

听见妈妈答应得这么快，我
忍不住又在心里暗暗发笑了：没

准儿她又会烧了满台子的好小菜，去殷勤款
待她那位“衣锦荣归”的“贵宾丈夫”了！我可
不想在你们面前假充英雄好汉。老实说，当时
我心里也相当的紧张。谁知道那个“不入调”
的坏爸爸来了会是怎么一种态度？会对妈妈
怎么样？会对外婆和我怎么样!虽然他在名义
上还是我的爸爸，但明摆着已经和一个胡作
非为的流氓坏蛋相差不远了。我可从来也没
有和这样的人打过交道，何况摆在眼前的还
是一个已有一年半没见过面的流氓爸爸！想
想吧，流氓又加上了爸爸，还是一个货真价实
的亲爸爸，事情就有多么复杂和难办啊！
妈妈一直在厨房里忙碌着，外婆不知道在

她自己的房间里干什么。我一个人在客厅里做
功课，表面上做得十分认真，实际上耳朵老是
留意着门外的声响，等待着流氓爸爸的来到。
不一会，果然响起了门铃声。“谁？什么

人!”我问，故意装出了一副严肃的大人腔调。
“是我，周薇薇。”没想到传来的竟是周薇薇那
细声细气的嫩嗓门。我感到很意外，赶快跑去
开了门。门外只站着周薇薇一个人。我很诧异，
周薇薇以往到我外婆家里来，每次总是约了丁
一棠一起来的，今天怎么只有她自己一个人？
“我没想到竟会是你！事先为什么不给我

打个电话？”我问。周薇薇没出声，神态却和平
时不一样，显得异常严肃。她朝客厅里看了看，
小声问：“你妈妈在家吗？”“妈妈在厨房里，你
找她？有什么事找我妈妈？”“快，跟我下去一
趟，丁一棠在下面花园里等着你呢。他有非常
重要的事对你说。”我有点为难了，要是这时候
我那个流氓爸爸来了该怎么办？我可不想让他
碰上了丁一棠和周薇薇，特别是周薇薇。我相
信周薇薇也不想见到我的爸爸。我没忘记在天
马山上看到过的那回事。不过，我历来很听周
薇薇的话，便立即关上了总门，和她一起进入
了电梯间，抓紧时间去和丁一棠见面。

丁一棠藏身在花园一边的冬青树后面，
见我跟了周薇薇走近去，马上把我拉到了围
墙角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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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顿时让马克有不祥的预感

马克用不锈钢小刀切下一片鲜红的仿佛
还淌着血液的牛排，用叉子放进了嘴巴，品味
着那鲜美无比的味道。在上海，他绝对是“上
等人”，享受着物质与精神的优越感。
马克放下刀叉，端起啤酒，与对面的老头

碰了碰杯，伤感地说：“董事长怎么会突然倒
下？”老头却淡淡地说：“他的心血管
一直不太平，其实早点退了，对身体
更有利。”
马克觉得他的话不是滋味，好像

他巴不得董事长早点下台。马克想，人
情冷暖，可见一斑。董事长白信任他
了。这个财务总监，为了保住自己的位
置，肯定已经完全倒向新的当权者。

为了让财务总监在董事会里不
说怪话，马克决定殷勤到底，当面把
自己精心挑选出来的清代末年的官
窑花瓶包装好，让他随身带走。

马克前几年送老头的东西也不
少，觉得老头不会推托，所以就实话
实说了，让老头明白花瓶的价值不
菲。老头客气地夸奖马克简直成了中
国文化通，但是，对花瓶却婉谢了，说
随身带着那么娇嫩的玩意儿，有压力，旅行
时，他喜欢轻松点。
这话，让马克听出点名堂来。马克试探地

说：“好的，就不让你随身带了，我带回美国，
送到你家里，那就没问题吧？”

马克发现老头的目光警觉地扫了自己一
眼，那是与马克保持距离的神态，老头很坚决
地说：“我对中国的文物没兴趣，你喜欢收藏，
自己留着吧。”老头说得斩钉截铁，让马克终于
明白他的内心了。他想与马克划清界限？马克
仔细一想，又觉得不必过分担心。毕竟审计结
论已经出来，签了字的，法定的程序已经结束，
他们奈何不了自己！上策，还是早点离开吧。
几天之后，别墅里的红木家具之类全部

装箱运走了，原先被各种收藏品塞得十分拥
挤的三个楼面，顿时空荡起来。马克的心胸顿
时掠过凄凉的寒意，好像是打了败仗的指挥
官正盘算着狼狈逃跑的路线。
正这样想着，他的手机不知趣地唱开了。
在这样的心境下，马克本来是不想接听

电话的，看看来电号码，是北方公司的财务打
来的。张小三已经两三天没有给马克打电话，

张的财务跳过他的领导给马克电话，顿时让
马克有不祥的预感。
老会计在电话中紧张地报告，他已经有

三天没有见到张总，眼下有必须支付的税单，
晚了会罚款，他问马克如何处理。
“三天？”马克心里一凛，“你找过他吗？会

不会生病了？”“我到处找张总签字啊，就是找
不到。”老会计抱怨道，“他家没人，我
打电话找他舅，也说不知道。”

马克听见还能与张的舅舅联系
上，稍稍放心，问道：“你们的张总不
会在人间蒸发吧？他舅舅有没有提供
什么线索？”老会计回答道：“他舅舅
同样觉得不可理解，因为张总周末在
他那里喝酒时也没说啥。”

马克大大地纳闷起来。马克问：
“他最近预支过大笔的费用吗？”老会
计想了想：“没有啊。也没有这个必
要，他手里的金卡，透支的额度是十
万，不需要现金的。不过，我倒是想起
来了，他会不会出国了？”

马克惊讶地问：“为什么有这样
的猜测？”“他失踪前的那天，下班的
时候，要我把保险箱里的私人护照拿

出来给他。张总没有说派什么用处，我也没有
多想，那是他的私人物品，临时让我保管的。”
马克不想再和老头唠叨下去。他被一种

恶劣的猜测击中了。
马克知道，张小三的护照，有美国入境的

多次有效的签证。张的失踪，正好是在总部财
务总监回国的数天之后，这大概不是巧合。有
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断：张小三可能被美国总部
秘密地召唤去了，他们的目的就是打开上海公
司财务方面的缺口。总部的财务总监业务精
熟，加上老奸巨猾，他可能从审计人员没有追
查下去的方向，嗅到了气味，决定把马克的底
牌揭开，作为他获得新掌权者信任的筹码。
马克走进厨房，冰箱里还有红酒，他需要

给大脑增加刺激。张小三不肯开口说那些秘
密，毕竟，他舅舅一帮人的身家性命搭在里
面。虽说他马克脱不了干系，他是计划的批准
者，可是，对方的危险更加大。那么，如果总部
新掌权者与张做交易呢？比方说，张把问题兜
出来，他们只用来对付马克，把别的人包庇下
来呢？马克难以深入分析，因为他的对手究竟
有多少狠毒，马克了解得不够。


